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蒙回前：阴阳交结变无伦，幻境生时即是真。秋月春花谁不见，朝晴暮

雨自何因。心肝一点劳牵恋，可意偏长遇喜嗔。我爱世缘随分定，至诚相感

作痴人。】 

  【请君着眼护官符，把笔悲伤说世途。作者泪痕同我泪，燕山仍旧窦公

无。】 

  题曰： 

    捐躯报国恩，未报躯犹在。 

    眼底物多情，君恩或可待。 

却说黛玉同姊妹们至王夫人处，见王夫人与兄嫂处的来使计议家务，又

说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等语。因见王夫人事情冗杂，姊妹们遂出来，至寡嫂李

氏房中来了。 

  原来这李氏即贾珠之妻。【甲戌侧批：起笔写薛家事，他偏写宫裁，是

结黛玉，明李纨本末，又在人意料之外。】珠虽夭亡，幸存一子，取名贾

兰，今方五岁，已入学攻书。这李氏亦系金陵名宦之女，父名李守中，【甲

戌侧批：妙！盖云人能以理自守，安得为情所陷哉！】曾为国子监祭酒，族

中男女无有不诵诗读书者。【甲戌侧批：未出李纨，先伏下李纹、李绮。】

至李守中继承以来，便说“女子无才便有【甲戌侧批：“有”字改得好。】

德”，故生了李氏时，便不十分令其读书，只不过将些《女四书》、《列女

传》、《贤媛集》等三四种书，使他认得几个字，记得前朝这几个贤女便罢

了，却只以纺绩井臼为要，因取名为李纨，字宫裁。【甲戌侧批：一洗小说

窠臼俱尽，且命名字，亦不见红香翠玉恶俗。】因此这李纨虽青春丧偶，居

家处膏粱锦绣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甲戌侧批：此时处此境，最能越

理生事，彼竟不然，实罕见者。】一概无见无闻，唯知侍亲养子，外则陪侍



小姑等针黹诵读而已。【甲戌侧批：一段叙出李纨，不犯熙凤。】今黛玉虽

客寄于斯，日有这般姐妹相伴，除老父外，馀者也都无庸虑及了。【甲戌侧

批：仍是从黛玉身上写来，以上了结住黛玉，复找前文。】 

  如今且说雨村，因补授了应天府，一下马就有一件人命官司详至案下，

乃是两家争买一婢，各不相让，以至殴伤人命。彼时雨村即传原告之人来

审。那原告道： “被殴死者乃小人之主人。因那日买了一个丫头，不想是拐

子拐来卖的。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的银子，我家小爷原说第三日方是好日

子，再接入门。【甲戌侧批：所谓“迟则有变”，往往世人因不经之谈误却

大事。】这拐子便又悄悄的卖与薛家，被我们知道了，去找拿卖主，夺取丫

头。无奈薛家原系金陵一霸， 胁仗势，众豪奴将我小主人竟打死了。凶身主

仆已皆逃走，无影无踪，只剩了几个局外之人。小人告了一年的状，竟无人

作主。望大老爷拘拿凶犯，剪恶除凶，以救孤寡，死者感戴天地之恩不

尽！” 

  雨村听了大怒道：“岂有这样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

不来的？”因发签差公人立刻将凶犯族中人拿来拷问，令他们实供藏在何

处，一面再动海捕文书。正要发签时，只见案边立的一个门子，使眼色儿不

令他发签。雨村心下甚为疑怪，【甲戌侧批：原可疑怪，余亦疑怪。】只得

停了手。即时退堂，至密室，侍从皆退去，只留门子服侍。这门子忙上来请

安，笑问：“老爷一向加官进禄，八九年来就忘了我了？”【甲戌侧批：语

气傲慢，怪甚！】雨村道：“却十分面善得紧，只是一时想不起来。”那门

子笑道：“老爷真是贵人多忘事，把出身之地竟忘了，【甲戌侧批：刹心

语。自招其祸，亦因夸能恃才也。】不记当年葫芦庙里之事？”雨村听了，

如雷震一惊，【甲戌侧批：余亦一惊，但不知门子何知，尤为怪甚。】方想

起往事。原来这门子本是葫芦庙内一个小沙弥，因被火之后，无处安身，欲

投别庙去修行，又耐不得清凉景况，因想这件生意倒还轻省热闹，【甲戌侧

批：新鲜字眼。】遂趁年纪蓄了发，充了门子。【甲戌侧批：一路奇奇怪



怪，调侃世人，总在人意臆之外。】雨村那里料得是他，便忙携手笑道：

“原来是故人。”【甲戌侧批：妙称！全是假态。】又让坐了好谈。【甲戌

侧批：假极！】这门子不敢坐。雨村笑道：“贫贱之交不可忘，【甲戌侧

批：全是奸险小人态度，活现活跳。】你我故人也，二则此系私室，既欲长

谈，岂有不坐之理？”这门子听说，方告了座，斜签著坐了。 

  雨村因问方才何故有不令发签之意。这门子道：“老爷既荣任到这一

省，难道就没抄一张本省‘护官符’【甲戌侧批：可对“聚宝盆”，一笑。

三字从来未见，奇之至！】来不成？”雨村忙问：“何为‘护官符’？【甲

戌侧批：余亦欲问。】我竟不知。”门子道：“这还了得！连这个不知，怎

能作得长远！【甲戌侧批：骂得爽快！】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

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

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甲戌

侧批：可怜可叹，可恨可气，变作一把眼泪也。】所以绰号叫作‘护官

符’。【甲戌侧批：奇甚趣甚，如何想来？】方才所说的这薛家，老爷如何

惹他！他这件官司并无难断之处，皆因都碍著情分面上，所以如此。”一面

说，一面从顺袋中取出一张抄写的‘护官符’来，递与雨村，看时，上面皆

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谚俗口碑。其口碑排写得明白，下面所注的皆是自始

祖官爵并房次。石头亦曾抄写了一张，【甲戌侧批：忙中闲笔用得好。】今

据石上所抄云：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宁国、荣国二公之后，共二十房

分，除宁、荣亲派八房在都外，现原籍住者十二房。 

    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保龄侯尚书令史公之

后，房分共十八。都中现住者十房，原籍现居八房。 

    丰年好大雪【甲夹批：隐“薛”字。】，珍珠如土金如铁。紫

薇舍人薛公之后，现领内府帑银行商，共八房分。 



    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都太尉统制县伯王公之

后，共十二房。都中二房，馀皆在籍。 

    雨村犹未看完，【甲戌眉批：妙极！若只有此四家，则死板不活，

若再有两家，又觉累赘，故如此断法。】忽听传点，人报：“王老爷来

拜。”雨村听说，忙具衣冠出去迎接。【甲戌侧批：横云断岭法，是板定大

章法。】有顿饭工夫，方回来细问。这门子道：“这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

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甲戌侧批：早为下半部伏

根。】今告打死人之薛，就系丰年大雪之‘雪’也。也不单靠这三家，他的

世交亲友在都在外者，本亦不少。老爷如今拿谁去？”雨村听如此说，便笑

问门子道：“如你这样说来，却怎么了结此案？你大约也深知这凶犯躲的方

向了？” 

  门子笑道：“不瞒老爷说，不但这凶犯的方向我知道，一并这拐卖之人

【甲戌侧批：斯何人也。】我也知道，死鬼买主也深知道。待我细说与老爷

听：这个被打之死鬼，乃是本地一个小乡绅之子，名唤冯渊，【甲戌侧批：

真真是冤孽相逢。】自幼父母早亡，又无兄弟，只他一个人守着些薄产过日

子。长到十八九岁上，酷爱男风，最厌女子。【甲戌侧批：最厌女子，仍为

女子丧生，是何等大笔！不是写冯渊，正是写英莲。】这也是前生冤孽，可

巧【甲戌侧批：善善恶恶，多从可巧而来，可畏可怕。】遇见这拐子卖丫

头，他便一眼看上了这丫头，立意买来作妾，立誓再不交结男子，【甲戌侧

批：谚云：“人若改常，非病即亡。”信有之乎？】也不再娶第二个了，

【甲戌侧批：虚写一个情种。】所以三日后方过门。谁晓这拐子又偷卖与薛

家，他意欲卷了两家的银子，再逃往他省。谁知又不曾走脱，两家拿住，打

了个臭死，都不肯收银，只要领人。那薛家公子岂是让人的，便喝着手下人

一打，将冯公子打了个稀烂，抬回家去三日死了。这薛公子原是早已择定日

子上京去的，头起身两日前，就偶然遇见这丫头，意欲买了就进京的，谁知

闹出这事来。既打了冯公子，夺了丫头，他便没事人一般，只管带了家眷走



他的路。他这里自有兄弟奴仆在此料理，也并非为此些些小事值得他一逃走

的。【甲戌侧批：妙极！人命视为些些小事，总是刻画阿呆耳。】这且别

说，老爷你当被卖之丫头是谁？”【甲戌侧批：问得又怪。】雨村笑道：

“我如何得知？”门子冷笑道：“这人算来还是老爷的大恩人呢！他就是葫

芦庙旁住的甄老爷的小姐，名唤英莲的。”【甲戌侧批：至此一醒。】雨村

罕然道：“原来就是他！闻得养至五岁被人拐去，却如今才来卖呢？” 

  门子道：“这一种拐子单管偷拐五六岁的儿女，养在一个僻静之处，到

十一二岁，度其容貌，带至他乡转卖。当日这英莲，我们天天哄他顽耍，虽

隔了七八年，如今十二三岁的光景，其模样虽然出脱得齐整好些，然大概相

貌，自是不改，熟人易认。况且他眉心中原有米粒大小的一点胭脂痣，从胎

里带来的，【甲戌侧批：宝钗之热，黛玉之怯，悉从胎中带来。今英莲有

痣，其人可知矣。】所以我却认得。偏生这拐子又租了我的房舍居住，那日

拐子不在家，我也曾问他。他是被拐子打怕了的，【甲戌侧批：可怜！】万

不敢说，只说拐子系他亲爹，因无钱偿债，故卖他。我又哄之再四，他又哭

了，只说：‘我不记得小时之事！’这可无疑了。那日冯公子相看了，兑了

银子，拐子醉了，他自叹道：‘我今日罪孽可满了！’后又听见冯公子令三

日之后过门，他又转有忧愁之态。我又不忍其形景，等拐子出去，又命内人

去解释他：‘这冯公子必待好日期来接，可知必不以丫鬟相看。况他是个绝

风流人品，家里颇过得，素习又最厌恶堂客，今竟破价买你，后事不言可

知。只耐得三两日，何必忧闷！’他听如此说，方才略解忧闷，自为从此得

所。谁料天下竟有这等不如意事，【甲戌侧批：可怜真可怜！一篇《薄命

赋》，特出英莲。】第二日，他偏又卖与薛家。若卖与第二个人还好，这薛

公子的混名人称‘呆霸王’，最是天下第一个弄性尚气的人，而且使钱如

土，【甲戌侧批：世路难行钱作马。】遂打了个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个

英莲拖去，如今也不知死活。【甲戌侧批：为英莲留后步。】这冯公子空喜

一场，一念未遂，反花了钱，送了命，岂不可叹！”【甲戌眉批：又一首



《薄命叹》。英、冯二人一段小悲欢幻境从葫芦僧口中补出，省却闲文之法

也。所谓“美中不足，好事多魔”，先用冯渊作一开路之人。】 

  雨村听了，亦叹道：“这也是他们的 跽遭遇，亦非偶然。不然这冯渊如

何偏只看准了这英莲？这英莲受了拐子这几年折磨，才得了个头路，且又是

个多情的，若能聚合了，倒是件美事，偏又生出这段事来。这薛家纵比冯家

富贵，想其为人，自然姬妾众多，淫佚无度，未必及冯渊定情于一人者。这

正是梦幻情缘，恰遇一对薄命儿女。【甲戌眉批：使雨村一评，方补足上半

回之题目。所谓此书有繁处愈繁，省中愈省；又有不怕繁中繁，只有繁中

虚；不畏省中省，只要省中实。此则省中实也。】且不要议论他，只目今这

官司，如何剖断才好？”门子笑道：“老爷当年何其明决，今日何反成了个

没主意的人了！小的闻得老爷补升此任，亦系贾府王府之力，此薛蟠即贾府

之亲，老爷何不顺水行舟，作个整人情，将此案了结，日后也好去见贾府王

府。”雨村道：“你说的何尝不是。【甲戌侧批：可发一长叹。这一句已见

奸雄，全是假。】但事关人命，蒙皇上隆恩，起复委用，【甲戌侧批：奸

雄。】实是重生再造，正当殚心竭力图报之时，【甲戌侧批：奸雄。】岂可

因私而废法？【甲戌侧批：奸雄。】是我实不能忍为者。”【甲戌侧批：全

是假。】门子听了，冷笑道：“老爷说的何尝不是大道理，但只是如今世上

是行不去的。岂不闻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时而动’，又曰‘趋吉避凶者为君

子’。【甲戌侧批：近时错会书意者多多如此。】依老爷这一说，不但不能

报效朝廷，亦且自身不保，还要三思为妥。” 

  雨村低了半日头，【甲戌侧批：奸雄欺人。】方说道：“依你怎么

样？”门子道：“小人已想了一个极好的主意在此：老爷明日坐堂，只管虚

张声势，动文书发签拿人。原凶自然是拿不来的，原告固是定要将薛家族中

及奴仆人等拿几个来拷问。小的在暗中调停，令他们报个暴病身亡，令族中

及地方上共递一张保呈，老爷只说善能扶鸾请仙，堂上设下乩坛，令军民人

等只管来看。老爷就说：‘乩仙批了，死者冯渊与薛蟠原因夙孽相逢，今狭



路既遇，原应了结。薛蟠今已得了无名之症，【甲戌侧批：“无名之症”却

是病之名，而反曰“无”，妙极！】被冯魂追索已死。其祸皆因拐子某人而

起，拐之人原系某乡某姓人氏，按法处治，馀不略及’等语。小人暗中嘱托

拐子，令其实招。众人见乩仙批语与拐子相符，馀者自然也都不虚了。薛家

有的是钱，老爷断一千也可，五百也可，与冯家作烧埋之费。那冯家也无甚

要紧的人，不过为的是钱，见有了这个银子，想来也就无话了。老爷细想此

计如何？”雨村笑道：“不妥，不妥。【甲戌侧批：奸雄欺人。】等我再 斟

酌斟酌，或可压服口声。”二人计议，天色已晚，别无话说。 

  至次日坐堂，勾取一应有名人犯，雨村详加审问，果见冯家人口稀疏，

不过赖此欲多得些烧埋之费，【甲戌侧批：因此三四语收住，极妙！此则重

重写来，轻轻抹去也。】薛家仗势倚情，偏不相让，故致颠倒未决。雨村便

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甲戌侧批：实注一笔，更好。不过是如此等

事，又何用细写。可谓此书不敢干涉廊庙者，即此等处也，莫谓写之不到。

盖作者立意写闺阁尚不暇，何能又及此等哉！】冯家得了许多烧埋银子，也

就无甚话说了。【甲戌眉批：盖宝钗一家不得不细写者。若另起头绪，则文

字死板，故仍只借雨村一人穿插出阿呆兄人命一事，且又带叙出英莲一向之

行踪，并以后之归结，是以故意戏用“葫芦僧乱判”等字样，撰成半回，略

一解颐，略一叹世，盖非有意讥刺仕途，实亦出人之闲文耳。甲戌眉批：又

注冯家一笔，更妥。可见冯家正不为人命，实赖此获利耳。故用“乱判”二

字为题，虽曰不涉世事，或亦有微词耳。但其意实欲出宝钗，不得不做此穿

插，故云此等皆非《石头记》之正文。】雨村断了此案，急忙作书信二封，

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甲戌侧批：随笔带出王家。】不过说“令甥

之事已完，不必过虑”等语。此事皆由葫芦庙内之沙弥新门子所出，雨村又

恐他对人说出当日贫贱时的事来，因此心中大不乐业。【甲戌侧批：瞧他写

雨村如此，可知雨村终不是大英雄。】后来到底寻了个不是，远远的充发了

他才罢。【甲戌侧批：至此了结葫芦庙文字。又伏下千里伏线。起用“葫



芦”字样，收用“葫芦”字样，盖云一部书皆系葫芦提之意也，此亦系寓意

处。】 

  当下言不著雨村。且说那买了英莲打死冯渊的薛公子，【甲戌侧批：本

是立意写此，却不肯特起头绪，故意设出“乱判”一段戏文，其中穿插，至

此却淡淡写来。】亦系金陵人氏，本是书香继世之家。只是如今这薛公子幼

年丧父，寡母又怜他是个独根孤种，未免溺爱纵容，遂至老大无成，且家中

有百万之富，现领着内帑钱粮，采办杂料。这薛公子学名薛蟠，表字文龙，

五岁上就性情奢侈，言语傲慢。虽也上过学，不过略识几字，【甲戌侧批：

这句加于老兄，却是实写。】终日惟有斗鸡走马，游山玩水而已。虽是皇

商，一应经济世事，全然不知，不过赖祖父之旧情分，户部挂虚名，支领钱

粮，其馀事体，自有伙计老家人等措办。寡母王氏乃现任京营节度使王子腾

之妹，与荣国府贾政的夫人王氏，是一母所生的姊妹，今年方四十上下年

纪，只有薛蟠一子。还有一女，比薛蟠小两岁，乳名宝钗，生得肌骨莹润，

举止娴雅。【甲戌侧批：写宝钗只如此，更妙！】当日有他父亲在日，酷爱

此女，令其读书识字，较之乃兄竟高过十倍。【甲戌侧批：又只如此写来，

更妙！】自父亲死后，见哥哥不能依贴母怀，他便不以书字为事，只留心针

黹家计等事，好为母亲分忧解劳。近因今上崇诗尚礼，征采才能，降不世出

之隆恩，除聘选妃嫔外，凡仕宦名家之女，皆亲名达部，以备选为公主、郡

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甲戌侧批：一段称功颂德，千古小说

中所无。】二则自薛蟠父亲死后，各省中所有的买卖承局，总管、伙计人

等，见薛蟠年轻不谙世事，便趁时拐骗起来，京都中几处生意，渐亦消耗。

薛蟠素闻得都中乃第一繁华之地，正思一游，便趁此机会，一为送妹待选，

二为望亲，三因亲自入部销算旧帐，再计新支，——实则为游览上国风光之

意。因此早已打点下行装细软，以及馈送亲友各色土物人情等类，正择日一

定起身，不想偏遇见了拐子重卖英莲。薛蟠见英莲生得不俗，【甲戌侧批：

阿呆兄亦知不俗，英莲人品可知矣。】立意买他，又遇冯家来夺人，因恃强



喝令手下豪奴将冯渊打死。他便将家中事务一一的嘱托了族中人并几个老家

人，他便带了母妹竟自起身长行去了。人命官司一事，他竟视为儿戏，自为

花上几个臭钱，没有不了的。【甲戌侧批：是极！人谓薛蟠为呆，余则谓是

大彻悟。】 

  在路不记其日。【甲戌侧批：更妙！必云程限则又有落套，岂暇又记路

程单哉？】那日已将入都时，却又闻得母舅王子腾升了九省统制，奉旨出都

查边。薛蟠心中暗喜道：“我正愁进京去有个嫡亲的母舅管辖著，不能任意

挥霍挥霍，偏如今又升出去了，可知天从人愿。”【甲戌侧批：写尽五陵心

意。】因和母亲商议道：“咱们京中虽有几处房舍，只是这十来年没人进京

居住，那看守的人未免偷着租赁与人，须得先著几个人去打扫收拾才好。”

他母亲道：“何必如此招摇！咱们这一进京，原该先拜望亲友，或是在你舅

舅家，【甲戌侧批：陪笔。】或是你姨爹家。【甲戌侧批：正笔。】他两家

的房舍极是便宜的，咱们先能著住下，再慢慢的著人去收拾，岂不消停

些。”薛蟠道：“如今舅舅正升了外省去，家里自然忙乱起身。咱们这工夫

一窝一拖的奔了去，岂不没眼色。”他母亲道：“你舅舅家虽升了去，还有

你姨爹家。况这几年来，你舅舅、姨娘两处，每每带信捎书，接咱们来。如

今既来了，你舅舅虽忙着起身，你贾家姨娘未必不苦留我们。咱们且忙忙收

拾房屋，岂不使人见怪？【甲戌侧批：闲语中补出许多前文，此画家之云罩

峰尖法也。】你的意思我却知道，【甲戌侧批：知子莫如父。】守着舅舅、

姨爹住着，未免拘紧了你，不如你各自住着，好任意施为。【甲戌侧批：寡

母孤儿一段，写得毕肖毕真。】你既如此，你自去挑所宅子去住。我和你姨

娘，姊妹们别了这几年，却要厮守几日，我带了你妹子投你姨娘家去，【甲

戌侧批：薛母亦善训子。】你道好不好？”薛蟠见母亲如此说，情知扭不过

的，只得吩咐人夫一路奔荣国府来。 

  那时王夫人已知薛蟠官司一事，亏贾雨村维持了结，才放了心。又见哥

哥升了边缺，正愁又少了娘家的亲戚来往，【甲戌侧批：大家尚义，人情大



都是也。】略加寂寞。过了几日，忽家人传报：“姨太太带了哥儿姐儿，合

家进京，正在门外下车。”喜的王夫人忙带了女媳人等，接出大厅，将薛姨

妈等接了进去。姊妹们暮年相会，自不必说悲喜交集，泣笑叙阔一番。忙又

引了拜见贾母，将人情土物各种酬献了，合家俱厮见过，忙又治席接风。 

  薛蟠已拜见过贾政，贾琏又引著拜见了贾赦，贾珍等。贾政便使人上来

对王夫人说：“姨太太已有了春秋，外甥年轻不知世路，在外住着恐有人生

事。咱们东北角上梨香院【甲戌侧批：好香色。】一所十来间房，白空闲

著，打扫了，请姨太太和姐儿哥儿住了甚好。”【甲戌眉批：用政老一段，

不但王夫人得体，且薛母亦免靠亲之嫌。】王夫人未及留，贾母也就遣人来

说“请姨太太就在这里住下，大家亲密些”等语。【甲戌侧批：老太君口气

得情。偏不写王夫人留，方不死板。】薛姨妈正要同居一处，方可拘紧些儿

子，若另住在外，又恐他纵性惹祸，遂忙道谢应允。又私与王夫人说明：

“一应日费供给一概免却，【甲戌侧批：作者题清，犹恐看官误认今之靠亲

投友者一例。】方是处常之法。”王夫人知他家不难于此，遂亦从其愿。从

此后，薛家母子就在梨香院住了。 

  原来这梨香院即当日荣公暮年养静之所，小小巧巧，约有十馀间房屋，

前厅后舍俱全。另有一门通街，薛蟠家人就走此门出入。西南有一角门，通

一夹道，出夹道便是王夫人正房的东边了。每日或饭后，或晚间，薛姨妈便

过来，或与贾母闲谈，或与王夫人相叙。宝钗日与黛玉迎春姊妹等一处，

【甲戌眉批：金玉初见，却如此写，虚虚实实，总不相犯。】或看书下棋，

或作针黹，倒也十分乐业。【甲戌侧批：这一句衬出后文黛玉之不能乐业，

细甚妙甚！】只是薛蟠起初之心，原不欲在贾宅居住者，但恐姨父管约拘

禁，料必不自在的，无奈母亲执意在此，且宅中又十分殷勤苦留，只得暂且

住下，一面使人打扫出自己的房屋，再移居过去的。【甲戌侧批：交代结

构，曲曲折折，笔墨尽矣。】谁知自从在此住了不上一月的光景，贾宅族中

凡有的子侄，俱已认熟了一半，凡是那些纨绔气习者，莫不喜与他来往，今



日会酒，明日观花，甚至聚赌嫖娼，渐渐无所不至，引诱的薛蟠比当日更坏

了十倍。【甲戌侧批：虽说为纨绔设鉴，其意原只罪贾宅，故用此等句法写

来。此等人家岂必欺霸方始成名耶？总因子弟不肖，招接匪人，一朝生事则

百计营求，父为子隐，群小迎合，虽暂时不罹祸，而从此放胆，必破家灭族

不已，哀哉！】虽然贾政训子有方，治家有法，【甲戌侧批：八字特洗出政

老来，又是作者隐意。】一则族大人多，照管不到这些，二则现任族长乃是

贾珍，彼乃宁府长孙，又现袭职，凡族中事，自有他掌管，三则公私冗杂，

且素性潇洒，不以俗务为要，每公暇之时，不过看书著棋而已，馀事多不介

意。况且这梨香院相隔两层房舍，又有街门另开，任意可以出入，所以这些

子弟们竟可以放意畅怀的，因此，薛蟠遂将移居之念，渐渐打灭了。 

  【梦：正是：】 

  【渐入鲍鱼肆，反恶芝兰香。】 

 


